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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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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奥巴马 2008 年取得总统大选胜利之际，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即反恐优先与和平进

程被边缘化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奥巴马中东政策和反恐政策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基于当时的复杂局面，奥

巴马政府并没有很快提出新的国家反恐战略，而是在整个中东战略之下进行反恐战略调整。伴随 2011 年 6

月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出台，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正式成型。中东反恐虽占据奥巴马政府重要地位，

但较之布什政府，美国中东反恐的总体战略、反恐重点区域和对象、反恐手段均发生重要变化。奥巴马中东

反恐政策的效果可谓喜忧参半，表现为美国在具体的反恐收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

义威胁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未得到改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仍

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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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并突出表现为美

国既要继续推进全球反恐斗争，尤其是要严惩发动“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同时，其

还要收拾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留下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残局，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不断

受损的国际形象，特别是改变和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反恐斗

争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掣肘。这也恰如 2011 年 6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开篇所言，

奥巴马试图“将反恐斗争置于既不主导美国人民的生活，也不影响美国更广泛利益的背景之

下”[1]。 

因此，奥巴马一直试图改变布什执政时期全球反恐战争（war against terror）主导美国安

全与外交战略的不利局面，使反恐政策成为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进而将更多的战

略资源投入到应对经济危机，防范新兴大国崛起等重建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之中，但又

要收到可以彰显的反恐效果。用奥巴马自己的话说，美国应进行“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

更加集中、更加灵巧、更加有效的反恐战役” [2]，进而实现“打击、瓦解直至最终战胜‘基

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支持者，以确保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安全”[3]这一反恐战略目标。 

近几年来，奥巴马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而如何调整针对中东的反恐政

策自然构成了反恐战略调整的重点。因为无论是走出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的泥沼，还是

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都是奥巴马面对的棘手难题。为此，奥巴马在调整中东战略

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别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但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多认为，

奥巴马除取得击毙本·拉登、削弱“基地”组织能力、美国本土安全保障相对增强等反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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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10BGJ00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市 “曙光学者计划”和“211 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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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外，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依然不容乐观；[4]甚至有评价认为，奥巴马的反恐政策仍然是

近十年来反恐战争政策的延续，尽管取得了部分成功，但美国所面临的反恐问题的挑战依然

如故。[5] 在奥巴马取得总统连任之际，本文拟在宏观考察奥巴马反恐战略的基础上，从政策

理念、反恐重点和反恐手段等方面分析和评估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调整及其效果。 

一、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战略的演变 

在奥巴马 2008 年取得总统大选胜利之际，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即反恐优先与

和平进程被边缘化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奥巴马中东政策和反恐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首先，反恐作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尤其是在阿富汗战争后转而发动伊拉克

战争，而后又深陷泥潭、无法撤足，导致中东和平进程被严重边缘化，其简单逻辑关系即美

国中东战略的反恐优先及其战略方向的错误排斥和弱化了和平议题。 

其次，受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以及美国视以色列为中东战略资产的战略定位

影响。偏袒以色列构成了美国难以摆脱的战略僵化，其重要的消极后果是不仅导致美国的中

东战略丧失了灵活性，而且刺激了反美、反以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同

时也限制了除以色列以外的其他中东力量与美国的反恐合作。 

2008 年底加沙战事的爆发和塔利班势力与“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使得推进国际反恐

与中东和平进程，无可避免地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的主要议题。摆脱布什政府反恐与和

平两大议题的矛盾紧张关系，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进而实现美国

中东战略的“回归平衡”（Restoring the Balance）[6]，无疑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此背景下，新总统需要“启动多样性的政策（multiple polices）以应对严峻的挑战，但他很

快就会发现时不待我的紧迫。”“美国新总统的中东政策必须重新区分优先次序并调整其方向

（reprioritize and reorient）”， [7] 必须“超越伊拉克”[8]。 

基于当时的复杂局面，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很快提出新的国家反恐战略，而是在整个中东

战略之下进行反恐战略调整。其内容包括：首先，放弃“先发制人”与“政权改造”的强力

反恐政策，代之以加强中东国家的反恐能力与制度建设。美国反恐问题专家丹尼尔·拜曼、

史蒂文·西蒙建议，“应将反恐纳入整体的中东战略，反恐不应再度充当美国中东政策的主驱

动轮（driver）”；新政府反恐的重点应是加强地区反恐能力建设，强化“失败国家”的制度建

设。[9]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他强调：“伊拉克事件提

醒美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选择通过外交手段和建立国际共识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 [10]  

其次，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重新掌握道德制高点”。理查德·哈斯等人

认为布什“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他们发出了在中东“校正政治改

革议程”的呼吁，“在民主问题上，新总统需要在美国利益与价值观方面寻求可持续的平衡

（sustainable balance），考虑到该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应该采取支持长期的、渐进性的民主

化进程的政策”；美国应将民主化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他们认为，新总统面临的两项

紧迫事宜是：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优先议题。而

更为长期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更为包容的、和平的中东新秩序。” [11] 奥巴马认为，

尽管推动民主仍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议题，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也不

应该将一种政治系统强加于另一个国家。” [12] 

最后，美国应重建反恐合作的多边国际框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已

经将其“软实力”浪费殆尽，并提出三点建议以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做出政策调整，在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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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做出更大的努力，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与盟友和国际组织进行

更紧密的合作。[13] 奥巴马高级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指出，美国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对打击

恐怖主义的斗争重新定义，用一场集各方面国家实力于一体以击溃敌人的战役替代“反恐战

争”；华盛顿必须将军事打击与更加持久的经济、外交和文化手段等“软实力”结合起来。[14] 

在具体的策略方面，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的最大变化突出体现在反恐中心从伊拉克向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东移”。2009 年 3 月，奥巴马提出了将反恐重心东移的“阿巴新战略”，

其核心内容是：向阿富汗增兵 2.1 万人，训练和增加阿富汗军警，推动阿富汗全国和解；加

强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将巴基斯坦纳入美国的阿富汗战略；放弃单边主义，采取国

际合作的多边主义；设定明确标准衡量新战略的进度及其效果等。[15] 通过实施“阿巴新战

略”，美国将反恐重心集中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活动猖獗的阿巴边界地区，并在加强

军事打击的同时，支持阿政府与塔利班进行接触和谈判。总之，相对于小布什时期，反恐在

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呈相对下降的态势，其主要内容是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朗对话、启动

和平进程、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其中心目标是重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16] 

直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奥巴马政府才发布《国家反恐战略》，这是“9·11”事件后继

美国于 2003 年和 2006 年发布的两份《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之后的第三份反恐文件。它既是对奥巴马执政以来反恐政策的总结，

同时也是因本·拉登被击毙、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西亚北非变局等形势变化的产物。     

该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明确界定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报告指出，“美国最突出

的安全威胁一直来自‘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支持者。” 报告具体强调了三个层次的内

容：首先， 尽管本·拉登被击毙是美国反恐的“战略里程碑”，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地’

组织的终结”，该组织“仍将集中力量伺机攻击美国及其海外利益”。其次，“基地”组织网络

在继续拓展，其分支已经扩展到了中东、非洲、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其共同目标是“通过攻

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区利益甚至美国本土，推进‘基地’组织的地区和全球议程”。最

后，“基地” 组织不断利用通讯技术的进步，宣扬其意识形态，“鼓动其追随者以它的名义发

动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有些追随者甚至是美国公民。因此，美国本土受到恐怖袭击的危险在

增大，“美国仍然处于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基于上述认识，报告将美国反恐战略的目

标确定为“打击、瓦解直至最终战胜‘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支持者，以确保美国公民

和美国利益的安全。”[17]  

第二，确立美国反恐斗争的指导原则[18]。（1）坚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Adhering to U.S. 

Core Values）；（2）构建安全伙伴关系（Building Security Partnerships）；（3）适当运用各

种反恐手段和能力（Applying Counterterrorism Tools and Capabilities Appropriately）；（4）

构建弹性文化（Building a Culture of Resilience），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和应对机制。第三，

明确美国反恐战略的总体目标[19]。（1）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国家利益；（2）瓦解、削弱和

击败“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拥护者；（3）阻止恐怖主义分子发展、获取和使用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4）根除恐怖主义的避风港（safehavens）；（5）建立持久的反恐伙伴关系和能力；

（6）削弱“基地”组织、分支和拥护者之间的联系；（7）消除“基地”组织的暴力极端主义

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力；（8）切断恐怖主义的活动手段。 

第四，明确美国反恐的重点区域和领域[20]。报告按重要性列出了九个重点关注区域和对

象，以制定针对各“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的反恐对策。它们分别是：美国本土、南

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欧洲、伊拉克、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即北非地区）、东南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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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此外，报告还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理念和信息等的传播列入了重点关注领域。 

二、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主要变化 

1. 总体反恐战略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总体原则是既要通过战略收缩，尤其是通过将反恐重点东移

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增强反恐实效，又要改善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重塑美国与伊斯兰

国家的关系。因此，奥巴马改变了布什政府反恐扩大化的做法，将打击“基地”组织的中东

分支尤其是阿拉伯半岛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作为美反恐战略的重点，并致力于改善与伊斯兰

国家的关系。 

首先，奥巴马特别强调美国反恐斗争的对象为信奉“暴力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

美国的反恐斗争既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也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 2009 年 6 月访问埃及时，奥巴马特别强调指出，“美国目前没有，也不会和伊斯兰世

界开战。”[21] 又如，美国《国家反恐战略》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美国谨慎地使用‘战争’

术语描述与‘基地’组织的残酷斗争”，但美国“并非处于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之中，我们只

是处在与特定的组织即‘基地’组织的战争中。”[22]报告尽管也强调了真主党、哈马斯等组

织的威胁，但更加集中强调“基地”组织的威胁。这与小布什政府将“恐怖分子——恐怖主

义——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确定为

反恐战争“打击链条”[23]，进而与导致美国反恐目标泛化、反恐战争扩大化的做法形成了鲜

明的区别。 

其次，力图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不断恶化的国际形象，淡化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文

明冲突”色彩，致力于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手段，消除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

根源，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奥巴马特别强调美国中东战略的整体性以及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性。他指

出：“如果我们将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并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出一个信息：我们将在相

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我们就将获得重大进展。”[24] 在开罗大学的

演讲中，他特别强调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全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建立在彼

此的利益和相互的尊敬之上。”“美国和穆斯林世界是相互交叠的，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观：正

义和发展的价值观；以及宽容和人类尊严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彼此、互相学习、

相互尊重；我们必须寻求共识。”[25] 

在总体上，奥巴马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结束伊拉克战争，将反恐战争的重点从伊拉克

转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过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甚至启动与伊朗的对

话等手段改善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利用“阿拉伯之春”，通过支持阿拉伯民众和反对派的

抗议浪潮，继续改善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但事实上，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及与伊

朗对话方面均无建树，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承诺至今也未能兑现；中东伊斯兰国家反美主义

持续高涨的现实表明，改善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目标也远未得到实现。 

2. 反恐重点区域和对象的变化 

中东地区仍是美国全球反恐的重点区域，但美国反恐的对象更加明确化，主要锁定在与

“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重点区域和组织，以及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旨在锁定反恐

重点，增强反恐实效。 

在 2011 年美国《国家反恐战略》报告强调的九大重点区域中，直接属于中东的有三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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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1）阿拉伯半岛。美国在该地区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

支的直接进攻，二是该区域的大量资金流向“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拥护者。美国将与沙特

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以及也门等国加强合作，增强其政府管控力度，降低

“基地”组织在该区域的影响力。（2）伊拉克。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是美国在该区域

主要打击对象。美国应致力于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反恐能力，支持伊政府解决军队腐败和

法律体制问题，并鼓励当地团体共同反恐。（3）马格里布地区。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分支

植根于阿尔及利亚，近来不断向南部的撒哈拉地区和马里北部转移，利用地区不稳定局势招

募、培训武装人员，获取武器，制造多起恐怖事件，严重损害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美国

将扩大与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等国的合作，制定近期计划和长远战略，

铲除该区域的恐怖势力。当然，其他重点区域如南亚、东非、中亚以及作为重要反恐领域的

“基地”组织意识形态传播，也都与中东有重要关系。 

在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务院历年发布的年度报告即《关于恐怖主义的国家报告》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中，基本上都将中东北非（即中国中东概念所包括的西亚北

非地区）作为一个区域加以考察。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针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

的宏观形势分析主要集中强调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恐怖主义利用地区形势动荡增强自身

影响力，并特别强调了利比亚武器流散特别是便携式防空武器（Man-Portable Air Defense 

System）落入恐怖组织之手导致的安全威胁。第二，强调了“基地”组织在中东三个主要分

支，即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拉克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第三，强调

了地区国家如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沙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反恐能力的增强。[26] 

在 2012 年的年度报告中，古巴、伊朗、苏丹、叙利亚被指定为全球四大“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其中三个国家为中东国家。报告称伊朗为头号“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并特别强调

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以及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的支持，强调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对叙利亚的渗透；强调“支持恐怖主义”已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工具，

其影响范围甚至波及美国本土，策划刺杀美国驻沙特大使为最好例证；报告还谴责伊朗将恐

怖联盟的触角延伸至加勒比和拉美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伊朗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美

国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等政治现实的反映。报告也对叙利亚支持境外恐怖组织的做法予以了

分析。其中不难看出，以上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施压，为可能采取的

军事干预抢占道义制高点的考虑。 

3. 反恐具体手段的变化 

在反恐手段上，除强调反恐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支持地区国家增强反恐能力建设

等举措外，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反恐手段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改变布什政府反恐战争和政权

更迭等战争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尤其是将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

点清除等作为主要反恐手段，以增强反恐的实战效果。 

奥巴马政府的具体反恐手段日益从布什政府的大规模反恐战争转向低烈度的所谓“秘密

战争”，以应对“基地”组织的非对对称性消耗战。用奥巴马首席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的话

来说，美国需要的不是“锤子”，而是“手术刀”。据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

报道，2008 年底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布什政府用于打击恐怖组织的特种部队在不到 60 个国

家执行秘密任务；如今美国已经在 70 多个国家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随时准备对恐怖分子发

动攻击，其人数超过 13000 人，总预算已接近 90 亿美元。[27] 利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也已

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反恐手段。美国目前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秘密修建了无人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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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点打击索马里和也门的“基地”组织。 

三、对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若干评估 

奥巴马中东反恐政策的效果可谓喜忧参半，表现为美国在具体的反恐收效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

系并未得到改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仍然根深蒂固。 

奥巴马中东反恐相对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 

第一，美国本土安全相对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当前美国本土面临的大规模恐怖主义威胁

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的“独狼”，他们或接受

境外“基地”分支组织的培训，或通过网络等接受 “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但他们试图发

起的恐怖袭击多属未遂事件，进而使美国本土未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第二，击毙本·拉登等一批恐怖主义领导人物，是美反恐斗争取得的重大政治胜利。继

2011 年 5 月本·拉登被击毙后，2011 年 6 月，1998 年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

案的策划者、东非“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哈兰·法祖尔（Harun Fazul）在索马里被击毙；8

月，“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提亚·阿布杜·拉赫曼（Atiya Abdul Rahman）在巴基斯坦被击

毙；9 月，“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重要人物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ulaqi）在也

门被击毙。[28] 这些也是小布什政府大规模“反恐战争”未能取得的实质效果。 

第三，奥巴马结束伊拉克战争，反恐重心东移的战略取得了相对成功。结束伊拉克战争

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使美国基本上摆脱了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泥潭，美军撤出后的伊拉

克并未陷入严重失控局面；增兵阿富汗、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在本质上是对奥巴马

政府将“基地”组织作为反恐重点这一战略的具体落实。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但本·拉登被击毙等重大反恐成果的取得正是这一战略的结果。 

当然，奥巴马的中东反恐战略并未能改变美反恐战略治标不治本的本质，美国在中东面

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也未能得到缓解，甚至在

近来大有冲突持续加深的态势。具体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奥巴马政府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有始无终，未能有效地解决巴以和平尤其是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在伊朗问题上在不能打开僵局后又转向布什政府制裁和高压的老路。美

在中东和平进程与伊朗核问题上的毫无建树，使美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未能得到改变。 

第二，美国对中东变局后恐怖主义将日趋衰落的过度乐观判断，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

着较大的误判，尤其是忽视了“基地”组织的反弹能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而美国

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的双重标准，也进一步加深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浪潮的反弹。 

第三，在反恐实践中，美国违反国际法，运用越境打击、无人机轰炸等“秘密战争”手

段，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遭致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反对；而驻阿

富汗士兵虐杀平民、焚烧古兰经事件和亵渎伊斯兰先知的电影事件等都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

民众的反美、仇美情绪。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土壤并未随之消失。首先，中东地区形势的

总体动荡有利于恐怖主义的新发展。阿拉伯国家经济困难的加剧和民生问题的突出，为恐怖

主义滋生提供了更肥沃的社会土壤；其次，伊斯兰势力地位的总体上升态势有利于伊斯兰极

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发展。“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等恐怖组织、圣战萨

拉菲派等伊斯兰激进势力活动日趋猖獗；再次，反恐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和作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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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恐盟友的部分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倒台，弱化了国际反恐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恐怖

势力面临的国际反恐压力；最后，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尤其是利比亚战争，导致非法武器扩散

问题泛滥，有利于恐怖组织获取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发起大规模恐怖袭击。 

总体来看，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基地”组织的发展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东变局促使“基地”组织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最初，国际舆论尤其

是西方智库多认为，以和平抗议为主要形式，以世俗民主制度为主要政治目标的“阿拉伯之

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基地”组织宣传的以“圣战”方式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这一核心意

识形态的吸引力；“基地”组织的处境十分尴尬，主要以发表声明的方式支持阿拉伯民众推翻

“专制统治者”的抗议浪潮。但随阿拉伯国家转型陷入困境以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局势

陷入动荡，国际社会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有观点认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乃至“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将使“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重获吸引力，并导致国际恐怖主

义的反弹。事实上，“基地”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应对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过

程。“基地”组织认为，“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推翻“阿拉伯独裁者”，而“基地”组织的“近

敌”是“阿拉伯独裁者”，“远敌”是西方是美国，并号召打击“近敌”和“远敌”都是穆斯

林神圣责任，试图将“阿拉伯之春”导向“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轨道。 

第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是中东剧变的重灾区，

该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尤其是利比亚战争导致混乱局势和武器

流散，有利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的发

展壮大。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传统力量，而索马里

“伊斯兰青年运动”（Shabaab）、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LIFG）、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在中东变局后的发展十分迅速，与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的联系日趋密切，并大有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的态势。2011 年“博科圣地”

组织多次在尼日利亚、马里、乍得、毛里塔尼亚等地发动恐怖袭击，甚至卷入了 2012 年的马

里政变；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则在东非地区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活动猖獗，

其目标是在三国交界地区建立“东非伊斯兰酋长国”。 

第三，“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活动猖獗。2009 年 1 月，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基

地”组织分支合并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l Qaeda Arab Peninsula，AQAP），主要

在也门南部活动。自 2011 年也门局势陷入动荡以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机占领

了也门南部多座城市，其势力范围逐渐扩展。2011 年 5 月 28 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

支曾一度占领也门南部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并宣布该市为“基地”组织在也门建立的

“伊斯兰酋长国”的首都。也门官方称目前在南部阿比扬省、舍卜瓦省、贝达省、拉哈吉省

和哈达拉毛省活动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仅有数百人，但也有资料称也门境内的“基地”

组织武装人员保守估计有 3000 至 5000 人。此外“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与索马里“伊

斯兰青年运动”的联系在不断增强。 

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反恐仍将是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并对美国的

战略东移构成掣肘。 
 

注释： 

[1]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June 201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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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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